
这个事例，向其它有预算外收入 的单位进 行 宣 传，并

组织 全所干部职工下到这些单位清理收 支，使该镇的

预算外资金井井 有条地管理起来 了。 近 两年，峰 口 镇

财政专户储存额在 全市名列前茅， 还得到地区 “三查

办”的表彰。

（三）
随着年龄的增长，佘佑 安 身患的疾病 越 来 越 严

重。一天夜里，严 重的结肠炎 又犯 了，折腾得佘佑安

一夜都没睡觉。第二天，他 要去 上班，老伴说： “你

一夜都没有休息好，今天就休 息一 天吧！” 他对老伴

说： “我这个人一工作起来就不知 道 病 痛 了，这是我

的工作疗 法。”这种 “工作疗 法” 伴 着老佘度 过了多

少个日 日夜夜。工作中， 他 处处带头，好 象有使 不 完

的劲。

去年 4 月， 一年一次 的夏粮情况和农 业税 减免情

况调查开始 了。同志们再三劝老佘不要下 乡 了，他 坚

决 不同意。 乡间小路颠颠簸簸，走 不多远，自行 车坏

了，他只好推车步行十多里，到 公路边 才修好车，回

到所里 已是掌灯时分 了。年末，所内 周转 金回收任 务

重。 佘佑安也和同志们一样承包企 业。他 包 了一个边

远厂。该厂在过去的年度里，由 于与 兄 弟 单位有资金

上的纠纷，财政所曾出面调停。但问题 没 了 结。今年

财政所要收周转金，厂领导矢口 拒 绝， 也 不听解释，

反正 不给 钱。佘佑安 说：“我耐 心 地 等待， 天 天 来

‘请安’， 一次 不行二 次，二 次 不行三次 ， 十次 总可

以 吧”。他说到做到。晴天一身汗一身 土；雨天 一身

泥一身水，天天步行到该厂
。

厂 长在家他就 与他 谈，厂

长不在他就 等，厂 长出 差，他就留下 字。精诚所至、

金石 为开。最后，打动 了这位厂长，厂 长扯着他的手

说： “佘伯， 我真服了您。” 该厂三 万元的回 收重 点

解决 了， 从而也带动了全所任 务的 完成。

（四）
俗话说， “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 汉三 个帮”。

老余也常说：工作不是靠我一个人干 得了的。所以
，

他始终把关心 同志，为同志排忧解难，调动 大家 的积

极性，视为自己应尽 的职 责。

1984年，镇企业公司 为感 谢财 政所的支持，特意

为佘佑安的家属安排一个进市制药厂工 作的指标。当

时，制药厂经济效益好，很 多人想进 这个 厂。佘佑安

想，这个指标我家里需要别人更需要。所里 莫茂 宣同

志的弟弟退伍回 家， 家里人多，生活 很困 难。佘佑安

就向企业公 司申请，把那个指标 给了英 茂宣。后 来，

他的侄女 儿知道了， 哭着说： “您那 里有 我们，只晓

得帮别人， 就是不顾 自 己。”老 佘语重 心 长 地说：“路

要自 己走， 靠别人扶 着走总是不行 的。”侄女 儿在他

的教育下， 从此安心 在农村。

去年 ， 所里叶泽炎的小 儿子病 了， 老佘多次 催叶

将小孩送医院治疗。进医院后，叶家里的事情佘佑安都

一一过问 ，缺 钱，借钱给他 ；还组织所里的同志前往

医院慰问。所里唐新华同志的爱人患病后 ，佘佑安就

叫老伴前去探望。为 了解决唐新华的家庭困难 ，老 佘

除 了积极向上级 反映 外，还多次 到 其 爱人单位做工

作 ， 协商解决 办 法 ，使该同志的疾苦得到 了及时的解

决。

在财政战线上

他被疯狗咬伤之后……

程军升湖北省 南漳 县财政 局

5 月26日 清晨， 南漳县 九 集财政所 农 税专 管 员包

华芳同志骑着自行车轻快地行驶在 农税征收 途中，突

然，草丛中窜出一条 大黄 狗，向 他猛 扑 过 来，霎那

间， 小 包只觉得左腿凉 丝一下 ， 马上又火辣辣地疼痛

起来。低头 望去，裤管被 大黄狗 撕掉了一大片，左腿

被 大黄狗咬 了六 个洞，鲜红的血 从腿 上涌 了出来， 他

只觉得头昏眼花，栽 倒在 地。

大约过了半个时辰，一辆25型拖拉机从此路过，

迅速 把 他 送 进吴集卫生 院 。化 验 结 果 ， 是疯狗所

咬，需立即送往县卫生院打 针治 疗。否 则，后果将不

堪设想。

在县卫生院里，经过医生的精 心 治 疗，他脱离了

病毒期。第二天， 坐不住的包华芳硬 缠 着医生办 了 出

院手续。第三天， 他打电话找到所 领导， 要 求返回 吴

集，投入征收 农业税 的战斗。中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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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里， 一向细 心 的所长听出 了他 的声音 有些颤

抖。不，这不象平时活蹦乱跳的小 包！ 所 长安 慰他安

心养伤，但小 包心 里明白：现在是农业税征 收旺 季，

就 是全所干部都上马都还差人啊。“我 虽然不 能走，

但我能坐着开票呀”！他执意要 上 “前线”。

所长感动了，他 为有这样的好 干 部 而 自 豪，但

是，他要为他的干部的健康 负责 啊！

晚上，小 包躺在床上，翻 来复去不能入眠，脑海

里 浮现出一个个在农业税征收一线忙碌 着的 同事们的

身影， 有的开票，有 的收 款……。

想到这儿. 他恨，他恨自 己为什么太粗心；

他恨， 他恨那该死的疯狗为什 么偏 偏在这个时候

咬 了他；

他 气， 他 气这几天老呆在家里 不能 动， 不能为国

聚财；

他恼火， 恼 火那只腿还在流血，还 在流 黄水， 还

在阵阵巨 痛………

细 心 的妻子，发现丈 夫 久久 不能入睡，她知 道，

不仅仅是腿疼令他不能入睡，更重 要的是对工作的迷

恋，让他不能安心。于 是，她 起床倒 了 一 杯 水，硬

“逼” 着小 包服了二片安 眠 药。片刻，小 包只觉得自

己在空中旋转，不一会，便朦朦胧 胧地进入了 梦中。

梦里，并没有使他紧绷 着的心 弦得到 一 点 儿 放

松。他 梦见自己在粮站督促征 收 农业税款，忽然，一

名纳税户 见着他就跑，想漏 交农 业税，他穷追不舍，

当追到 离 粮 站 几公里处的一个陡 坡时，那纳税户 突

然刹住脚，猛回 头 用力一推，把 他推下悬崖，他 大叫

一声， 从梦中惊 醒。

小 包重重的一脚，落在刚刚入 睡的 妻子身上。妻

子醒 来后，看到他的腿因用力过猛而 重新渗出鲜血。

听完小 包的讲述，她 再也忍不住夺眶而 出的 泪水，哽

咽 着哀求道： “难道你真的就不能多休息 一天吗”？

小 包没有正 面回 答，而是耐心 地对 妻子说：“吴

集的情况很 复杂，只 有我对那里的情 况熟 悉，在这个

时候，我确实不能离开 吴集 呀”！

此时此刻，妻子还有什么可 说的 呢？她知道爱人

的犟脾 气；她更知道，在这个 节骨眼上，怎样劝他都

无济于事。

就这样，在小 包被疯狗咬后的 第四 天， “狠心 ”

的妻子在丈夫的“逼迫”下，用 自行 车把小 包推到 了

车站，乘上 了开往 吴集的公共 汽车。
包华芳同志的顽强精神，得到 了吴集办事处领导

的大力 支持。在高温下，他忍着伤 口 的 巨痛，骑着自

行车奔跑在吴集的山山 坳坳，协 助村 会计收款。条条

的山间小路上，留下 了他自行 车的轮迹。

他太累 了，几天时间，体重由125斤下降到 了110

斤，红 润的脸庞也 变得腊黄。然而，他的 这种 顽强工

作的精神却得到 了人们 的赞 许：十余天里，他咬 着牙

行程460多公里，农 业税 入库41 500 元，在全镇 也 名

列前茅；率先在全镇完成了12 100 元的国库券 推销任

务，结 束了吴集国库 券推 销难的历 史。

在财政战线上

小记“老抠”理财

段立科河北省武安市财政局

田 庆文同志今年整 整50岁，在武安市 石 洞 乡任 财

政助理 员已有十几个年头。由 于他始终保持和 发扬艰

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坚持过紧日子和廉洁理 财 ，被人

们送了个“老 抠”的外 号。

他对自己“抠”。一支随身携带的圆珠笔，是几

年前八角钱买的，已用胶布粘了几 次，至 今还用着；

乡机关各屋火炉上用的烟 筒，大都是一，二 年换 一次

新的，他却从未用过新的，都 是从 别人淘汰下 来的旧

烟 筒中，找出可以 凑合用的接 起来 再用；他挂的门帘

也是乡政府大院最 旧 的 一个。

论年龄，他在 乡干 部里数最大：论资历，他在乡

时间最长。乡里现有大小 汽车两 三辆，他却极少因私

事用车或公事 单 独 用 车，多是别 人用车他搭车。去

年，家里 需要拉生活 用煤，他拉着排子 车往 返了二十

多里 地 ，同村人打趣他：别人 当干 部， 家门口 大小车

经 常停，你 当 了一辈子干部，连拉煤 也找 不 到 个 汽

车。老田 答道：公 家的车不能 随便 用，再说 ，这点煤

用趟汽车也太浪费了。

他 对别人也 “抠”。按 照规 定，乡政府的各项开

支，由 乡长签字，财政助理把 关。一般说，有乡长签

字，老田报销就行了，可他 却不 然，既使 乡长 签 了

字，他 也 逐 张 逐项审查单据。对 于 乡长未审出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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